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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孟超院士的人生选择与事业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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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因编辑《中国

科学院院士自述》，笔者有缘拜访了吴

孟超院士。以后为《上海画报》撰写人

物报道，又多次采访吴老。２００８年为
《中华读书报》“人物”专栏邀约，又特意

去拜访吴老，那次会面至今还记忆犹

新。原约定下午１点在吴老办公室见

面，直等到３点，吴老才从开刀房（他习

惯称手术室为“开刀房”）出来。那天，

他又做了三台手术。一位８６岁的耄耋

老人、国际肝胆外科泰斗级的大家，如

此痴迷于手术，已不能光用“敬业”来理

解了。治病救人已成了吴孟超的天职，

是他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诚如希

波克拉底的医德《誓词》所云：“愿尽吾

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

益之信条……无论置于何处，遇男或

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

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做各种害人及

恶劣行为。”

人生选择

从医６０年，曾荣获中央军委授予

的“模范医学专家”称号、２００５年度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国际肝胆胰协会

授予的“杰出成就奖”等殊荣的肝胆学

科开拓者、著名医学教育家吴孟超教

授，每忆及童年，总会沉重地说：“常听

人说，童年是幸福的，而我的童年是极

其辛酸的……”

１９２２年８月３１日，吴孟超生于福

建闽清白樟乡一户贫苦农家。为了养

家糊口，父亲跟乡里人去了南洋，以打

工挣钱来养家，然而家里还是经常揭不

开锅。“我来到这个世界后，就一直缺

衣少食，营养不良，直至三岁方能走路。

童年时实在饿得荒，就往外婆家跑，舅

舅心疼瘦得皮包骨头的外甥，常去稻田

里捉几只青蛙给我补养，这种美味至今

记忆犹新。”这兴许是吴孟超童年最温

馨的时光，也难怪他母亲以后常对他

说：“没有舅舅，你熬不过来哟！”

迫于生计，吴孟超五岁就随母亲飘

洋过海，到了马来西亚沙捞越的诗巫，

寻找在那里做苦工的父亲。一家人身

居异国，举目无亲，生活的艰难就可想

而知了。六岁时，吴孟超已在橡胶作坊

干活了，吃的是本该喂猪的香蕉芯子。

每天天不亮就得起身，拿盏油灯，光着

脚，随父亲去割胶。如今，吴孟超却风

趣地说：“现在想来，这也算是我早期的

操刀训练吧！”

吴孟超的父母尝够了没有文化的

苦，再穷也要让孩子上学。作为长子的

吴孟超成了家里的希望所在，给予重点

栽培。在当地进步华侨办的光华中学，

吴孟超的学习是同龄人中少有的刻苦

和用功。因为生活的艰辛，使他早早懂

事并铸就了坚强的毅力，学习成绩也一

直名列前茅。

“那年头，光华中学从国内来了一

位新校长，经常给我们讲国内抗日战争

的形势；当时还有陈嘉庚先生组织的华

侨抗战救国、支援延安抗战活动……”

这些难忘的回忆已在少年吴孟超

心里播下了爱国的种子，萌发了“要从

屈辱和伤痛中挺起来”的念头。于是，

初中毕业后，吴孟超并没有遵循父母为

他安排的“去学做生意或者去英国念

书”，而是与六位同学相约，回国抗日，

报效祖国。看来，由孙中山先生题名的

“光华学校”的校训———求知求义最重

实践，做事做人全凭真诚———也已在吴

孟超心里萌芽了。这是吴孟超人生道

路的第一次选择。

１９４０年１月３日，在侨务委员会

的安排下，吴孟超和他的同学们从沙捞

越出发，途径新加坡、越南（当时称安

南），前往祖国大陆云南。

“记得在西贡登陆时，验关的法国

殖民统治者要我在入关护照上摁手印，

由于我看到欧美旅客都是签字过关的，

就抗争：‘为什么不让我签名？我会英

文，我会中文，我会写自己的名字！’‘黄

种人签什么字？你们全是东亚病夫！’”

青年吴孟超看见的是殖民者的狞

笑，忍受的是弱者的屈辱，摁下了手印，

也埋下了为中华民族争气的种子。祖

国，在吴孟超心中是神圣的。可踏上国

土，却满目疮痍，山河破碎，正义的人们

惨遭杀戮。吴孟超多方设法去延安不

成，上疆场与日寇决一死战已无望，那

么只能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之

路了。

他安下心来就地求学，同时报考了

云南大学附中和同济大学附中，结果被

两校都录取了，他选择了同济大学附

中。学校位于昆明郊区，上课是在一座

破庙里，但吴孟超依然学得有滋有味。

第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吴孟超与马

来西亚父母的联系中断了，经济来源没

有了，吴孟超不得不通过变卖衣物、沿

街卖报、誊抄资料和当家庭教师等来维

持生计和学业。生活的磨难，令吴孟超

的学习更发愤。１９４３年高中毕业后，

在当时的同班同学、日后的妻子吴佩煜

的建议下，一起考取了同济大学医

学院。

那年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作为

穷大学生，吴孟超的生活实在太艰难

了。１９４６年，国民党当局发路费，动员

华侨青年返回侨居国，吴孟超没有心

动。１９４８年大学毕业前夕，上海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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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黎明前的黑暗，面对大批华侨青年飞

回南洋，吴孟超已学业有成，远在马来

西亚的父母也希望自己的长子回到身

边。但是，吴孟超毅然选择留在祖国，

迎接新中国的曙光。因为吴孟超自回

国第一天起，就下了决心：儿回来，就要

为祖国妈妈擦干泪痕，抚平创伤的。这

是吴孟超人生道路的第二次选择。

遗憾的是，吴孟超１８岁离家后，再

也没能在亲生父母跟前尽孝道。只能

从弟弟由千里之外寄来的亲人照片中，

遥祝他们平安幸福。真可谓“忠孝不能

双全”啊！

大学毕业时，吴孟超万万没料到学

校让他留校干小儿科，因为他儿科考试

成绩很优秀，得了９５分（满分为１００分）。

但是，干小儿科与吴孟超的性格显然不

合。当吴孟超向校领导提出转外科的请

求时，却引来了这样的忠告：“你才１米

６２的小个子，能干外科吗？”人矮了，就怕

说矮，这话深深刺痛了一颗倔强的心。

吴孟超人矮，志可高着呢！

兴许是苍天有眼，一个很好的机遇

让有准备的吴孟超捉到了：当时华东人

民医院（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

学前身）招聘医生，凭着对人民军队的

挚爱，也凭着对外科事业的执著，吴孟

超毅然前去应聘。外科主任郑宝琦教

授不解地问：“你外科才考６５分，为什

么偏要搞外科？”

“我对外科最热爱，我的个性也适

合当一个外科医生，可学校留我干小儿

科，我不愿干，就到这儿来了！”

面对吴孟超的憨厚、坦诚与执著，

郑宝琦为发现一棵好苗子而兴奋，毅然

录用了年轻医生———吴孟超。郑宝琦

的慧眼也许令日后我国小儿科医学少

了一位名医，却为人类物色了一位肝胆

外科的开拓者，一位与人民肝胆相照的

医学教育大家。

从此，吴孟超在郑宝琦教授身边投

入地工作。明朝斐一中《言医》序有“学

不贯古今，识不通天人，才不近仙，心不

近佛者，宁耕田织布取衣食耳，断不可

作医以误世。”的断言，吴孟超也许的确

有当外科医生的天赋，日后他的老师、

被称为“中国近代外科之父”的裘法祖

院士说：“我的这个学生就是勤奋。”

１９５１年华东人民医学院改为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吴孟超参军

入党，心情舒畅，事业有成。这是吴孟

超人生道路的第三次选择。

同济医学院由上海内迁武汉，吴孟

超最敬仰的老师———裘法祖教授因故

滞留上海。１９５６年，裘老师应聘到长

海医院任兼职教授，这一消息令吴孟超

激动得几宿没睡。好学的吴孟超从事

临床工作不久，多么渴望第一流的名家

指点呀！

“有缘直接看裘老师做手术，聆听

他亲切的教诲，真是我的福气！”说起从

师裘法祖的经历，吴孟超至今仍喜形于

色。“我抓住一切机会向裘老师求教，

跟他一起手术，观察他的手术技巧，欣

赏他的操刀艺术。有一次裘老师在病

房住了两个月，我也卷着铺盖在病房一

呆６０天。”其实，吴孟超如海绵般吸收

的不仅是裘老师的手术之道，还有裘老

师最精华的部分———医生的为人之道。

裘老师品德高尚，知识面很广，话虽不

多，却句句说在点子上。他说，做一名

好医生要“会做，会讲，会写”，吴孟超心

领神会，不仅自己身体力行，沿着这三

句话去发展，还将其作为自己培养学生

的指导目标，去开刀做实验，讲课带学

生，写书写论文。

“裘老师常说：治疗病人犹如将他

们‘一个一个背过河’；对待功、名、利禄

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三餐温饱、四

大皆空’……这些富含人生哲理的话语

同清朝吴瑭说的‘医，仁道也，非仁爱之

士，不可托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呵！”

正是这些为人之道与为医之术的

人文熏陶，使吴孟超受益匪浅。６０年

从医生涯中，他一贯待老师敬若父母，

待病人不分贵贱，待战友心地坦诚，待

学生甘为人梯。

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学科日益细

分，学术日趋专精，下一步该怎样发展？

带着思考与疑问，吴孟超请教了裘老

师。“普外是个古老的专业，胸外科已

从这里分出去了，现在肝脏外科很薄

弱，不妨朝这个方向去发展。”恩师一

点，心有灵犀。吴孟超完全领会了裘老

师的意图，要在学术上面临一次重大的

抉择。

新学科———肝胆外科，是医学发展

的方向；中国是肝癌的高发区，肝胆外

科有很大的社会需求；而５０年代初外

国权威曾预言：中国人要有自己的肝脏

外科，起码要等二三十年……这一切都

让年轻军医吴孟超思绪澎湃。于是，他

挥笔写下了“卧薪尝胆、勇闯禁区”的誓

言，带领胡宏楷、张晓华两位医生，于

１９５８年组成了肝脏外科“三人攻关小

组”，全副武装地披挂上阵，去揭开中国

人向肝脏外科进军的序幕。这是吴孟

超人生道路的第四次选择。

肝胆相照

尊重前人的学识，尊重科学的事

实，是吴孟超勇闯肝胆禁区的基本素

养。为了搞清肝脏解剖理论，吴孟超首

先跑图书馆，查阅了当时凡能见到几乎

所有带“肝”字的中外文书刊，虚心学习

前人的经验。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他就

和方之扬医生一起把一本美国人编的

《肝脏外科入门》翻译出版，作为进军肝

胆外科学的一场“热身赛”。

研究肝脏从哪里突破？当然得从

解剖学入手。肝分左右两叶，人云亦

云。吴孟超非要亲自看看，直接用手去

触摸。那时，“三人攻关小组”为了制作

肝脏腐蚀标本，曾尝试用塑料、Ｘ光胶

片等作填充材料，但都不理想。中国乒

乓球队容国团获得世界冠军的消息激

发了苦思冥想中吴孟超的创新思维，他

创造性地将乒乓球溶解后注入肝脏血

管，定型居然成功了！完整的肝脏血管

构架如同美丽的珊瑚，纵横交错，美不

胜收。１９５９年４月，“三人攻关小组”

制成了中国第一具能满足科研需要的

肝脏腐蚀标本，预示着他们在突破禁区

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以后，他

们又花了两年时间，先后制作了２００多

具肝脏标本。白天黑夜，一枚枚看，一

枝枝学，对照文献研究，从攀援缠绕的

无序状态中，吴孟超找出了肝脏血管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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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和分布的规律，并据此提出了至今仍

被医学界沿用的中国人肝脏解剖的经

典理论———“五叶四段”理论，实现了中

国肝脏解剖理论的重大突破，也奠定了

我国肝脏外科的解剖学基础。这种实

践和理论的探索折射出了吴孟超与科

学精神的肝胆相照。

肝脏解剖“密码”掌握了，吴孟超才

敢去闯一闯禁区。每当看到一批批肝

癌患者的去世，令吴孟超心如刀绞。中

国是乙肝和肝癌高发区，由于无法手术

治疗，许多肝癌病人只能等死。逐步掌

握肝脏解剖学后，吴孟超知道了肝有一

定的分叶，每一肝叶有相关的动脉、静

脉和肝管的支配，而按肝的分叶切除，

理论上不会出现过多的并发症；也明白

了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规则性手术切

除是肝癌获得根治的唯一希望。

过去经典的切肝法是在低温麻醉

下进行的，就是先将病人全身麻醉，再

把病人浸泡在冰水中，待病人体温降至

３５℃以下，然后做手术。这种方法不仅

费力费时，看起来挺惨，手术往往还会

有并发症。“现在既然已经掌握了肝脏

解剖的第一手资料，何尝不能在常温下

作肝切除手术呢？”吴孟超在人性化理

念的驱动下，首先在动物身上开创了

“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常温

下无血切肝法”的实验，取得了一系列

成功。于是在１９６０年３月１日，由他

主刀完成了中国第一例成功的肝脏手

术。这一零的突破，终于打破了常温下

肝脏切除手术的禁区！

禁区打破以后，吴孟超再接再厉，于

１９６２年完成了“肝叶切除术后代谢改变

的研究”课题，以降低手术并发症，提高了

手术的疗效。１９６３年夏，吴孟超和同事

们又成功地为一名患者实施了中肝叶切

除术，突破了“禁区中的禁区”。中肝叶切

除的飞跃标志着中国肝脏外科已跻身世

界先进行列。因为长在肝脏中叶的肿瘤

是最棘手的。“说我胆子大敢闯禁区，其

实在手术上我一向是小心翼翼，慎之又

慎的。”之所以吴孟超敢做肝中叶切除术，

说到底是有了过硬的解剖理论与实践，

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将裘老师的教诲装在

心里，努力将病人“一个一个背过河”，而

不顾个人的荣辱得失。

在吴孟超看来，“医本仁术，医学是

一门以心灵温暖心灵的科学。医生之

于病人乃子女视于父母，其首要不在于

手术做得如何流光溢彩，名响四方，而

在于如何向病人奉献天使般的温情。”

在吴孟超的医学哲学与生命伦理里：一

名好医生应该眼里看的是病，心里想的

是人。始终把病人看作大写的“人”，才

能不把医院开成药铺，才能不把病人当

作摇钱树。凡是由他亲自操刀的手术，

每次结扎都坚持用手、用线，他常不厌

其烦地对年轻医生说：“我们要多用脑

和手为病人服务，用一次缝合器械，‘咔

嚓’一声１　０００多元就花掉了，那可是

一个农村孩子几年的读书费用啊！我

吴孟超用手缝线可分文不要。”多么人

性化的换位思考，多么富有人文关怀的

情操！在吴孟超的从医和医学管理“辞

典”里明明白白地录下了：病人生病已

经是非常不幸了，为了治病他们可能已

经花光了家里的所有，有的还负债累

累。我们当医生的，一定要设身处地为

病家着想，替病家算账。正是如此精打

细算，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切除一个肝

脏肿瘤的手术费、治疗费等远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也赢得

了国内外病人的极大关注和声誉。

５．１２四川特大地震后，８６高龄的

吴孟超心系灾区，在第一时间内组建了

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医疗

队，日夜兼程赴重灾区救助伤病员，他

虽无法亲赴第一线，却时时牵挂着当地

百姓，对医疗队遇到的疑难重症病人他

都带领留院的专家亲自组织远程视频

会诊……吴孟超的高尚医德折射出了

他与病人的肝胆相照。

１９６３年，吴孟超一口气写了８篇

系列论文，提交全国第八届外科学术会

议。国内主流媒体也进行了相关报道，

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向肝脏外

科进军》的科教片，发行国内外，得到同

行的交口称赞。

科学的发展总是循序渐进的，一个

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临床

医学家对疾病的认识和解决，也往往经

过由临床实践到理论与实验的研究，再

回到临床实践这样的循环，使认识逐步

深入，水准逐渐提高。吴孟超率领的科

研团队一步步解决了肝脏解剖、手术、

止血、术后并发症、中肝叶切除等难题

后，１９７５年成功切除了世界上至今仍

属最大的１８千克的肝海绵状血管瘤；

１９８２年切除了世界上年龄最小的，仅

为４个月的婴儿的重达６００克的肝母

细胞瘤，如今这位当年的婴儿已是２９
岁健康美丽的姑娘了，护校毕业后被分

配到“大恩人”所在的东方肝胆外科医

院，这兴许是上苍的安排……

永不满足，勇攀高峰，是吴孟超执

著的事业追求。他有战略家的眼光，更

有勇士、斗士不知疲倦永往直前的毅力

和精神。在鲜花与掌声中，吴孟超的学

术脚步迈得更坚实了。自１９８３年起，

吴孟超针对肝癌患者发现时已呈晚期

的多、巨大且不能切除的多等特点，创

造性地提出：对巨大肝癌先经综合治

疗，待肿瘤变小后再行手术切除的“二

期手术”观点；针对肝癌手术后易复发

的特点，致力于寻找“肝癌复发再手术”

的有效途径；针对肝癌合并肝硬化多的

特点，又提出肝癌的局部根治性治疗的

策略……根据这些学术思想，在技术手

段上也不断创新，诸如发明了半离体肝

切除术、高位胆管及复杂胆道手术、微

波固化治疗法、超声无水酒精注射疗

法、免疫综合疗法、单克隆抗体导向定

位诊断和导向治疗、顺铂微球化疗等一

系列新技术、新方法。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吴孟超率领的科

研团队在国际上首先成功地开展了高

难度的腹腔镜下肝癌、肝海绵状血管瘤

切除术、肝破裂修补术和肝动脉结扎

术，并且在肝癌早期诊断、肝癌病理特

征、肝癌标记物、肝癌的免疫和基因治

疗、生物细胞信号传递、肝脏移植诸方

面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些学术

与技术的创新，直接让患者延长了生命，

改善了生存质量，使肝癌术后五年生存

率由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的１６％上升到８０
年代的３０．６％和９０年代的４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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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孟超不仅仅是一名优秀的外科

医生，更是一位战略型医学家。他敏锐

地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提高防治恶性肿

瘤的水平，必须依赖基础研究的进步。

因此，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他就着手组建

了国内第一个肝癌专业性基础研究实

验室，以后又先后与美国、德国和香港

地区合作组建了三个实验室，开展了肝

癌相关基因及其功能的研究。９０年代

他又组建了国际上规模最大的肝癌研

究基地———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

科医院和肝胆外科研究所，把对肝癌的

研究深入到分子水平和生物治疗领域。

吴孟超领导下的研究小组创新性地利

用肝癌细胞与激活的Ｂ淋巴细胞进行

融合，形成了细胞融合疫苗。这是世界

上第一支肝癌疫苗！以后又研制了双

特异性单抗修饰肿瘤疫苗，发明了携带

抗癌基因的增殖性病毒载体等，这些科

研成果相继发表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ａｔｕｒｅ

Ｍｅｄ，Ｒｒ　Ｊ．Ｃａｎｃｅｒ等国际一流学术刊

物上，当然也体现在由他撰写或主编的

中国高等医学院校基本教材，以及《黄

家驷外科学》、《肝脏外科学》等十几部

专著中。吴孟超的精湛医术也折射出

他与学术追求的肝胆相照。

亚洲是肝胆疾病高发区，光我国每

年死于肝癌的病人就有十几万。作为

一名有时代责任感的医生，吴孟超深感

任重道远。医学科学的突飞猛进，也向

吴孟超提出了必须组建学术梯队的大

课题。５０多年来，吴孟超的肝胆学术

团队已由最初的三人小组，发展成专

科、研究中心、研究所。１９９３年又组建

了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三级甲等医院）

和肝胆外科研究所，成为迄今国际上规

模最大的肝胆疾病诊疗中心和科研基

地。如今新成立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

在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东方肝胆外科

医院新院区开工建设了，这将起到推动

中国乃至国际肝脏外科发展的作用，并

使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和诊治水平居

国际领先地位，其核心人物就是中科院

院士吴孟超。

国际著名肝脏外科学家、国际肝胆

胰协会前主席说：“吴教授对肝癌的基

础研究和临床工作在中国和国际都处

于领先地位，他的成就令全球同行所瞩

目和敬佩。”

１９７８年，吴孟超敏锐地抓住国家

恢复招收研究生的大好机会，率先招收

硕士研究生。之后，又率先招收博士研

究生，建立临床博士后流动站。作为医

学教育家的吴孟超深感人才是发展的

瓶颈。求才如饥似渴，人才多多益善。

他不管科研和行政事务多忙，造就人才

梯队是他不间断的也是最核心的责任。

他尤其注重高层次和创新人才的培养，

提出“哑铃模式”的崭新机制，得到教育

部、科技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大

力推广。自１９７８年恢复硕士生全国招

考以来，由吴孟超本人带教的硕士生已

达８０多名，博士生５９名，博士后２１
名。他的学生中有“中国青年科学家”、

“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

者”、“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科技金星”、

上海市“十大科技精英”、上海市卫生系

统最高奖———“银蛇奖”等荣誉获得者，

学生中已有数十人成为教授，１５位成

了博导。由吴孟超学术梯队为国内外

培养的肝胆外科中高级专业人才已达

几千名，其中７０％以上已成为各单位

肝胆外科的学科和学术带头人。因此，

“桃李满天下”是对吴孟超作为一名医

学教育大家的恰如其分的描述。吴孟

超成为２００８年上海十大教育功臣，可

谓名至实归。

凭着吴孟超的人格魅力，中国不少

肝胆外科的精英都凝聚在他的周围，共

铸肝胆外科的辉煌。如今吴孟超的科

研团队仍在不断吸引有志于肝胆外科

的青年才俊。９０高龄的吴孟超仍不知

疲倦地将自己的德、识、才、学毫无保留

地传授给他们，并积极创建条件，让学

生脱颖而出。

６０年的外科手术生涯，给吴孟超的

右手留下了一个特别的标记：他的食指

的指尖向大拇指方向蜷曲，而中指的指

尖向无名指方向蜷曲。摊开手掌，如果

不刻意地并拢，食指和中指的第一节就

会形成一个小小的“Ｖ”型。吴孟超看着

自己的手，笑着说：“６０年了，每天要开

刀、缝合、用手术钳，就变成这模样了。”

这就是当年被朱镕基总理称为“国宝”

的手！这个“Ｖ”型是６０年执著手术的

标记，更是吴孟超肝胆外科事业有成的

象征。如今，９０高龄的吴孟超只要没

有非要出差或参加的会议，他几乎天天

会站在手术台前。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９日，

笔者获准进入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六号

手术房，拍摄了吴老麻利地为一位病人

摘除肝中叶一个近１０　ｃｍ肿瘤的全过

程，连用丝线缝合他都亲手操作。“我

经常是早晨八点半进开刀房，小手术就

做两三台，大手术就做一台，从手术台

上下来总差不多一两点钟了。”吴孟超

平静地说道，大医学家如此低格调的大

作为，真让笔者打心底佩服。

今天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和研究

所已形成了一个以吴孟超院士为首的

“四世同堂”的人才梯队，被国内外学界

公认为这个团队是中国肝胆外科人才

起飞的“黄金高地”。１９９６年，吴孟超

将自己多年来所获得的各类奖金全部

捐献出来，申请成立了“吴孟超肝胆外

科医学基金”（目前已达１　０００多万

元），设立了“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奖”，

每年评审、颁奖一次，对全国各地在肝

胆外科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进行

奖励，对于肝胆外科领域的创新课题给

予奖励。１９９８年１月，首届“吴孟超肝

胆外科医学奖”颁给了中国工程院顾健

人院士。迄今已奖励了数十名在肝胆

外科领域作出创新性贡献的杰出专家。

这些不也折射出医学教育家吴孟超与

人才梯队的肝胆相照吗？

我从心底里深深地祝愿，吴孟超与

他们肝胆外科事业明天将会更加辉煌！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９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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